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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志明牧師，及神州傳播協會的董事，按牧團的牧長們： 

 

平安！ 

        請原諒我在禱告掙紮的痛苦中冒昧寫給您們的這封信。我的掙紮在於：恐怕這

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我擔心自己因這封信而成為志明兄眾多跟隨者的眾矢之的，

被當作在您遭難之時卻落井下石、揪住不放的無情之人。但我的痛苦恰在於，雖然

我極不願意如此，但隨著事態的發展和心中不斷加增的負擔，卻感到良心的催逼不

得不出來擔當一個質問者的角色。 

        志明兄，請聽我向您道來。一直以來，我確實對您事奉中的某些神學立場有所

異議，但這並不妨礙我敬重您是 90年代以來、神在海外興起的大陸學人歸主運動

中的標誌性人物。我為自己在這一復興運動中有份，與您同蒙呼召，同為牧者，侍

奉同一個時代而引以為榮。幾年前，曾有一位接近民運圈的牧者，言之鑿鑿地向我

“透露”您在信主前曾犯婚外的淫亂之罪，我嗤之以鼻，嚴肅地制止他這樣講。因

為我認為若真有其事，且在民運界中並非秘密，您多年來必會有所提及並為此認罪，

不會留下被不信之人暗中恥笑的破口。因為這不僅關乎到您蒙召傳道的誠信，也必

會傷及我所珍惜的這一“大陸學人歸主運動”的見證。但就我所知，您未談及過這

方面的問題，我便認為那是無中生有的攻擊，並勸那位牧者不可輕信流言蜚語。後

來，就在柴玲姊妹公開指控您之前不久，我又從一位曾為天安門學生領袖的弟兄哪

里，得知了柴玲姊妹對您“強姦罪”的指控。在難以言說的震驚之餘，我心憂傷，

並托這位弟兄帶話給柴玲，希望她無論如何，總要將這件事放在教會的管道和權柄

下解決，不要擴散到社會中，把弟兄告在不信的人面前，唯恐神的名被仇敵大得褻

瀆的機會。 

        隨著後來事件的一步步發展，我和許多肢體一樣，又傷心，又憂愁。我私下為

您和主的教會禱告，保守我的口，未曾對此公開發言。我認為，照著聖經的教導，

教會可以不受理柴玲姊妹的再次控告，那是因為“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

證就不要收”（提前 5：19）。強姦和通姦到底何者為真，年代久遠，孤證不能成

立，何況已有按牧團成員和其他牧師，作過相當地調查與審斷工作。鑒察人心的是

主，掌權審判的也是主。要交賬的是當事的每一位。我作為處在此事以外的弟兄，

只能仰望交托，不能妄斷是非。並且使我得以寬慰的是：不管如何，那都是您在信

主前所為，我們有誰能憑自己站立得住呢。何況我們所信的就是恩典大過所有的罪。

若有悔改，就不能揪住不放。 

        但是，去年二月十八位牧師發出聯名信，指控您按立牧師後於 2013 年在德國，

尤其在法國所發生對年輕姊妹有種種不清潔的舉動。使我不得不感到事態嚴重了。

因為指控中詳盡地列出了事發緣由、時間、地點及相關的人證及物證等，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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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認為，這是一個“有兩三個見證”的呈子，構成了對牧師合法的指控。按聖

經原則，教會有責任必須受理（提前 5：19）。我說這是對您的一個“合法”的指

控，不代表我已判斷這些指控都是真的（我自己沒有能力、也沒有權柄去判斷）。

我為此心裡焦急，卻沒有信心與勇氣來找您，請您直面指控，在上帝和教會面前誠

實作答。即便被冤枉，也要謙卑地將自己放在被告的位置上，尊重教會的審斷。因

為任何一方的錯誤，給對方和主的教會造成的傷害都是極其嚴重的。為此緣故，我

去找了為您按牧的前輩王永信牧師，表達我心中的負擔和關切。我呼籲王牧師出面

成立獨立調查團，審斷真相，“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太

18：16），代表按牧團作出有公信力的，不枉不縱，合乎聖經原則的處理結論，從

而以聖潔和公義來平息教會內應此事而引起的爭論與對立。因為主說，“豈不知聖

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林前

6:2）？又說，“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

審斷弟兄們的事嗎”（林前 6:5）？ 

        同時，因爲您在海內外華人教會中，作為神的僕人被神使用，在普世華人信徒

中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個影響力既是神給的恩賜，也是神託付的極重大的責任，

必須謹慎使用，免得讓人跌倒（太 18：6-7）。北美華人教會對您個人作為福音使

者如何在神面前交賬，守護神的福音事工不被羞辱，使教會的弟兄姐妹不被絆倒，

也理當負起應盡的責任。 

        感謝神，志明兄，您終於於去年 3月 2日對指控作出了個人回應，雖然其中用

了互相矛盾的説辭（例如說自己默默承受，又說自己一概否認），但明確聲明，

“我已辭去我的一切侍奉和事工”，並且願意“積極配合”自己的機構即神州董事會

所作的“相關調查”。這使我和其他關懷此事的同工多少松了一口氣，看見您至少

顯出了誠意來配合、尊重和順服機構與教會的審斷。既然這樣，我更加什麼都不必

說了，安靜等候“相關調查”的結論就好了。 

        但時至今日，教會和信眾都在寬忍等候，卻一直未等到神州董事會對您有關德

國或法國之事作出任何調查和審理的公告。反倒聽說您“高調複出”，以牧師的身

份，不但於今年 3月分別去了莫斯科和悉尼佈道，還鄭重推出了您的新書，甚至於

5月份也來了本城溫哥華佈道。在我所牧養的教會，弟兄姊妹們對於要不要出席您

的佈道會也發生了爭論。作為他們的牧師，我再也無法迴避了。因為您的行為，已

經直接影響到每一間地方堂會的牧養和教導。於是，我不得不在本教會的同工查經

中，首次公開表達了對您複出佈道的不贊同立場。反對的原因很簡單：“凡事都要

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林前 14：40）。當一位牧師因道德敗壞的罪名被正式的

指控，而連您自己的機構都還沒有公佈調查結果、更遑論有中立的有權柄的屬靈法

庭對你的案件作出正式的審斷。在此之前，就連那些不信的外邦人都知道，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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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是一個被指控“誘姦”或“性騷擾”的嫌疑人（我再次聲明，這不是我對

誘姦與否的事實的判斷，而是對您被主的教會合法地指控這一事實的判斷）。既然

如此，您豈能背棄自己的承諾，自行恢復神聖的事奉，若無其事地出來佈道，呼求

別人悔改信主呢？試問，您將如何站在講臺上，針對人們和這個時代的淫亂之罪，

呼籲人們悔改信耶穌？你如何理直氣壯地責備那些婚外的犯罪？除非您根本不打算

提及和責備人們的罪惡。可若您真的決定在一切佈道中都一概回避對人們淫亂之罪

的提及，那您還能算是一個忠心傳講聖經和福音的牧師嗎？ 

        我必須指出，您的作法是極不負責之舉，大大得罪了主，也得罪主的教會。甚

至，您得罪最深的恰恰是那些信賴您、跟隨您、為您禱告和辯護的弟兄姊妹們。您

傷害了他們，並使您牧者的誠信及您所在機構的屬靈權柄遭到毀壞，使接待您的教

會都陷在罪裡，也將那些在您的按立上有份的、令人尊敬的神僕們陷於不義。爲仇

敵攻擊基督的福音製造了新的破口。事到如今，我若再不發聲，向您及諸位進言，

我同樣就大大得罪了神，虧負了自己作為牧者在會眾面前的屬靈職責。這就是我內

心痛苦的掙紮。  

        志明兄，請您注意，至今我並未對您所受指控的真假與否下任何結論，但我對

您和您的機構面對一項合法的指控所採取的立場感到傷痛與憂慮。我並不是對您說，

作爲蒙恩的罪人，神要我們的是一顆“憂傷痛悔的心”，犯罪跌倒不要緊，要緊的

是來到神面前來認罪悔改，在基督的寶血裏得洗淨與赦免——我若這樣說，就是我

認定您犯了您被指控的罪了。反而，我要說的是，既然您那麼有把握地將所有指控

一概否認，就不應懼怕面對事實的真相，甚至也不懼怕事工所受到的影響。既然一

切出於神，有什麼可擔憂的呢。司布真牧師曾說，會眾最需要的牧師的侍奉，不是

他所做的一切事，而是他的聖潔的生活。我想提醒您和神州機構的是，神最看重的

服侍，不是我們這些不配的用人為他做的任何大事，而是我們在基督裏的聖潔與無

虧的良心。如果那些指控子虛烏有，是包藏禍心的誣告，那麽主耶穌的話就是您的

安慰。“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爲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

被人知道的”（太 10:26）。並且，您怎麼知道，經歷一場“誣告”就不是您對教

會所做的、可能最重要的一項侍奉呢？這一侍奉將遠遠勝過您的一切佈道。何況，

您應當比任何人都更願意讓那些不實指控置於教會莊嚴的查證下，揭穿其中的虛謊，

替您和教會洗清一切不實的指控，以挽回對福音事工和教會的傷害。 

        有人或許說，您對指控不作回應，自行恢復侍奉，那是效法耶穌在仇敵的控告

面前不開口，作沉默的羔羊，衹將自己交在父神手中。但用這種方式來詮釋耶穌的

作爲是有偏差的。儘管耶穌作爲神的兒子，可以說“我雖然爲自己作見證，我的見

證還是真的”（約 8:4），因為“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爲我作見證的”（約 8:18）。

但耶穌既然謙卑地，將自己的事工放在兩三個人的口的見證之下。甚至在祂走上十



4 

 

字架前的審訊中，也沒有以“一概否認”來爲自己辯解，因為主耶穌的降卑，就在於

祂俯就世人的軟弱。所以耶穌作為人的兒子說：“我若爲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就

不真”（約 5:31）。同時，耶穌從來不迴避人的舉證，甚至主動挑戰那些要爲他

羅織罪名的人，說：”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約 8:46）最後在庭審中，

哪怕是“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治死他”（太 26:59），但“雖有

好些人來作假見證，總得不著實據”（太 26:60），或者“衹是他們的見證名不相

合”（可 14:56）。志明兄，您看，上帝在他兒子耶穌的受苦中，也顯出假見證是

站立不住的。耶穌作爲無罪的義者，聖潔無瑕疵的神羔羊，從來都不是耶穌自己單

方面宣告的。神的兒子，降卑為人，就將自己交在要治死他的法庭面前，接受查證。

最後連彼拉多，這個依羅馬法統治的總督都不得不承認“看啊，我也曾將你們告他

的事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沒有查出他什麽罪來，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

回來。可見他沒有作什麽該死的事”（路 23:14-15）。這裏的關鍵：無罪的判定是

要經查證而宣告的。 

        更何況，指控您的是主的仇敵嗎？指控您的是弟兄啊！指控您的就是您的姊妹，

您的弟兄！這是一項主內的指控，不是來自凱撒的指控。並且，如今又有“Grace”

基督教機構作為第三方，提供了專業的認證復檢。若您的機構認爲他們的報告仍然

不足採信，當就其中的疑點，作出更加嚴密、可信的調查，並公佈結果。而不是躲

在一邊，默不作聲，卻容許您若無其事地自行復職，四處傳道。志明兄，您愛那些

指控您的弟兄和機構嗎？您承認他們是主耶穌所愛的、基督教會的一部分嗎？若是，

就承認自己是一個被告吧。承認自己即便被冤枉，也是在主內被冤枉，主難道不在

自己的教會掌權嗎？難道除了您和您的機構以外，在整個北美華人教會中，就“沒

有一個智慧人，能審斷弟兄們的事嗎”？您要將自己，置於整個普世教會之上來顯

出自己所宣稱的聖潔與無辜嗎？然而主耶穌都不曾如此行，學生不能大過老師，僕

人不能大過主人。 

        志明兄及諸位牧長同工，我與你們同為那位榮耀聖潔的君王所呼召的僕人，我

們中間的任何一人，若因道德敗壞的罪名被公開指控，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教會，如

果不能坦然受理，公平審斷，在其間謙卑退隱，聽憑主怒，我們還有何臉面去牧養

和教導上帝的百姓，有何臉目面對我們所承受的這極重無比的恩典和“神奧秘事的

管家”的聖職呢？主基督的教會，是何等榮耀的基督的身體，在處理教會領袖的責

任和案件時，我們豈非連共產黨的官員和體制都不如了。 

        為此，遠志明牧師，及神州傳播協會的各位董事：我請求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得到你們正式的答復： 

第一，遠志明牧師於 2015年 3月 2日所宣佈的“我已辭去我的一切侍奉和事工”，

其中的“一切侍奉”是否包含牧師的牧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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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 2015年 3月 2日後，神州機構是否對遠志明牧師所受到的道德敗壞的指

控，作出過符合正當程式的調查和審斷？ 

第三，若有機構的調查和審斷，神州機構是否向教會和指控方公佈過自己的調查和

審斷結果？ 

第四，神州機構是否作出過恢復遠志明牧師的侍奉和事工的正式決定，何時作出，

又在哪里公佈過這一決定？ 

第五，神州機構是遠志明牧師所服侍的機構，若你們的單方調查和審斷結論不被指

控方接受，若有指控方以符合聖經的方式對神州機構本身的調查結論提出質疑和指

控，你們是否願意將自己放在普世教會的權柄之下，接受主內中立的、第三方的屬

靈權柄，來復核你們自己的單方結論？ 

第六，你們是否同意，在遠志明牧師被指控涉嫌道德的犯罪得到一個合法的、無罪

的審斷之前，他不應該恢復牧職的侍奉，而應該在主面前安靜等候。 

        如果志明兄和神州傳播協會的諸位同工，認為你們不需要或不願答復我作為一

位肢體和神的僕人的上述質疑和請求，我的基督徒良心和牧職的責任，要求我必須

將這封信和我的態度公之於眾，並將一切的結果仰望於主。我祈求主耶穌的憐憫和

聖靈的工作，使主的教會和工人，各自向主順服，唯獨靠著基督的恩典，達成美好

的見證。 

     

                                                                            主僕洪予健 敬上  

2016年 9月 30日於溫哥華 

 

 

 

 

 

 

 

 



6 

 

附： 

【致教會弟兄姐妹的信】 

遠志明 2015年 3月 2日 

1. 我承認自己是個敗壞的罪人，後來成了何等人，完全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對於

1990年我信主前的婚外性過犯，我再次公開地向神認罪，向當事人道歉。對由此

引發的目前這場風波給教會弟兄姊妹造成的傷害和困擾，我表示深深的歉意，請求

大家原諒。 

2. 我承認蒙恩後也有軟弱的時候，是靠主恩的保守才得以站立的。 

3. 在神在人面前，我雖然可以默默承受不實的指控，但我不能承認我沒有犯過的罪。

對於針對我的強姦、誘姦未遂和性侵指控，我一概否認。 

4. 對於神州傳播協會董事會進行的相關調查，我會積極配合。 

5. 我已辭去我的一切侍奉和事工，專心在主裡安息，更新自己。 


